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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讲坛预告]

问古弘道讲书法

有哲人说：“书法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感悟。”它蕴含着东方文化的思辨哲理。本期大众讲坛与山东省文文
史研究馆合作举办，邀请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名誉副主席李岩选讲述“当前书法学习研究与导向”，，以
学习书法的路径为主线，从问古、养正、弘道几个方面对当前书界学习研究方面的理念、定位和导向问题作专题讲解。。

讲座时间：8月25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二环东路）

修水井造库房自建大本营

30年前，我35岁，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山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那时，我刚做完
一个田野调查，接到所里一个大任务，带队发掘后
李遗址。那是一场持久战，之后我在淄博后李官庄
村的考古工地上一住就是两年多。

此前，对临淄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集中
在两周时期，对史前遗址只进行了一般性的调查和
极少量的试掘。后李遗址就是1965年被当时的山东
省文物局临淄文物工作队发现的，那年秋天北大历
史系考古专业在遗址的西南部作过一次试掘，发现
了被称为“大汶口文化”和“晚商”时期的遗存。

当年要修济青公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勘探已
结束，发掘工作要尽快铺开。我接到任务后，1988年
的春天就和同事王守功赶到后李官庄村做准备。

考古大部队要来，在村里住哪呢？我们在村中
转来转去，后李官庄村不大，几十口人在村民家住
显然不行。村头一处废弃的大杂院进入了我们的视
线。房屋露天，院墙已全部被村民拆走，院内满地的
草垛、粪堆和垃圾。经过与村里协商，我们开始自己
改造“大本营”。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十几里乃
至几十里外的村镇上买建材，走村串户收购麦秸。
在村民的帮助下，大杂院逐渐“重见天日”。住的地
方有了眉目，但吃水、用水、陶片洗刷也是大问题。
淄河常年无水，整个村子只靠村头一口深水井和一
个小水塔分早晚两次供水，供水时村民排起长队。

不能和村民争水，当时院子里还有一口废弃
的沼气室。我们就把沼气室里的垃圾、脏物掏干
净，用水泥将投料口和进料口的底部封死、堵漏，
再放水浸泡、消毒。经过反复处理，一口装满后可
用三五天的“水井”建成了。一个多月后，十八间危
房焕然一新，新增建了厨房、“水井”、临时“库房”、
卫生间，大院重新拉起围墙，安上铁门，总共花了
不到4000块钱。

野外作业，不仅有严寒酷暑的考验，在人员管
理上，也要费一番心思。考古队制定了严格的行为
规范和奖惩制度，但问题还是防不胜防，一些日常
琐事和村民引起的纠纷，都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
精力解决。

一天夜晚，我正在寝室看书，忽然听到隔壁传
来嘈杂的吵闹声，原来七八个当地青年寻衅闹事，

“火药味”很重，一触即发。为稳住阵脚，我当即拉
开大灯，让技工拿起马扎，谁敢妄动就一齐向他招
呼。这时考古队员都围拢过来。我对闹事青年说：

“打群架你们心里不服，那咱们一对一比划，先过
了我这关。”心想，区区七八人竟敢到考古队驻地
寻衅，必认定我们不敢公开和他们斗殴，因此一上
来我就佯装集体动武的强硬姿态让他们气馁。其
实我心里也在嘀咕，生怕这些家伙蛮干。看他们迟
疑的表情，心知奏效，便请他们到屋里喝茶。离开
时他们竟拍着胸脯保证，以后再不来捣乱，一场危
机就这么化解了。

地层年代跨度数千年

当年雨季过后，后李考古队正式进驻“大本
营”。

当时我只能算是一个“大孩子头”的领队，除了
王守功、李振光、倪国胜、刘延常4名专业干部，“大
部队”就是20多名刚受过一个多月简单训练的技
工，他们大多是贫困地区没考上大学的中学生，朴
实、能吃苦，但也散漫、不守纪律。后李遗址文化堆
积厚度大，遗迹现象复杂，计划挖掘面积7000平方
米，这样的队伍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恰好这时，公路建设部门在征地问题上的延误
让我松了口气，有时间给技工补补课。等到10月下
旬，总算开工了。第一次发掘我们开了十九个5m
×5m的探方，所谓开方就是画一个5m×5m的方，实
际挖4m×4m，留下的1米用来出土、通行、在剖面上
观察地层。

第一批方开在遗址西头，这个遗址当时被考古
界确定是大汶口文化，可是挖下去并没有大汶口文
化的东西。我们发现地层相当复杂，除了北辛文化
晚期的文化层，还包括商末周初的平民墓葬、春秋
战国一直到明清的文化层。换句话说，地层从8000多
年前一直到清初都有，这对考古来说非常困难，因
为后代的人类活动总会对前期的地层进行破坏。

按照协议，1990年夏季就要完工，但是前期就耽
误了一个半发掘季(发掘季指春季和秋季)，时间紧
迫，只能在冬季和夏季加班加点。

著名的后李春秋车马坑是在1990年春夏发掘扫
尾阶段发现的。最后一批探方下去，底部发现了大
面积夯土，我们原以为是马坑。在刮平面时发现，坑
的南侧靠近坑壁的位置，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窄
溜的土质和四周的夯土明显不同。夯土是挖出来旧

地回填的，是颜色不均的花土，上面有斑点，很密
实。而这一溜一溜的土颜色很纯净，明显不同。经过
解剖，确认这是车轮子。因为车是木质的，埋下去两
千年，在北方干湿交替的环境中烂掉了。这个缝怎
么填上的呢？是地下水下渗的时候，带进去的浮土，
正如毛细血管作用，把缝隙填了起来，比周围的夯
土要软。

车马配套，真让人振奋，之前在齐地从没发现
过这样的现象存在。我们立刻改变了清理措施，看
到车轮的痕迹就留住，从侧面清。马车的清理在考
古学上最难，因为痕迹没有成形的东西，夯土又
硬，稍不小心就碰塌了。

清出几个轮子之后，已经到了1990年6月。雨季
来临，我们便决定在车马坑上面搭个塑料大棚。当
时经济条件有限，我们在菜市场买来一些竹竿，竿
顶蒙上塑料布。天热不透气，棚内有六七十摄氏度，
人在里面只能光着膀子。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技
工组织成几组，一拨下去十来个人，分在不同的工
作面上，干十来分钟就换出来透气，轮班倒。

六月中旬一天，天降大雨，简易的塑料大棚哪挡
得住，到处漏雨，刚出土的文物随时都有可能被毁。
考古队员排成长龙，用铁锹、水桶、脸盆、饭勺同天公
展开“肉搏”。好在车马坑里头有条汉代的沟，比车马
坑深，漏进坑里的水就引进沟里。临淄区副区长、文
化局副局长也闻讯赶来，送来了借调的抽水机，大伙
忙到凌晨1点。一场“灭顶之灾”经过考古队和当地主
管部门的共同努力终于有惊无险地消弭了。

重现春秋车队盛况

我们在车马坑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因为它非
常珍贵。

之前，考古界在齐地发现的马车都是被拆解
后放在墓室里面，马匹则被埋在墓的后面。而这是
第一次发现车马配套殉葬的春秋车马坑，也是目
前山东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车马坑。

车马坑有两座，1号坑规模较大，南北向排列
着10辆车。马32匹，马头朝西方，一些马身上保存
着精美的马饰。头两辆车，马的头上、脸上用贝壳
编的梅花形装饰，脖子上戴着三套项链垂到马肚
子上。中间有两辆马车是战车，上面发现了铜戈、
铜矛，最后一辆是辎车，用来拉货，车厢比其他车
大一倍还多。2号坑位于1号坑的东南，有殉马6匹，
车辆埋在了马骨的下方。它显示了春秋时期齐国
贵族的丧葬以及出行制度。

按照发掘惯例，需要对战车解剖，以弄清其格
局结构。但一解剖，遗迹现象也就破坏了。我们忍痛
割爱，不解剖了。经过反复协调，最终确定：原址保
护。公路要架旱桥，桥梁连上面的路面深度就有半
米多。因此我提议桥面至少再提高半米，遗憾的是
当时淄河大桥桥墩已经浇筑好了，权衡各个方面，
最后保持原高度。这就出现空间有限的问题，只好
把外围的坑彻底挖掉，让车马坑变成了台。这是山
东考古发现转化为文化产业最成功的一个范例。

车马坑的主人是谁呢？可惜大墓、车马坑都
被盗过，墓葬只发现了一些陶器和箭头，尸体也
烂没了。根据墓的大小判断，这是夫妇并穴合葬
墓。根据墓葬规模和随葬车马的品级，墓主似乎
应该是齐国上卿。

通过车马坑，我们可以想象到墓中贵族生
前车队出行的情景。车马坑的出现对当时战车
的位置、马匹的驾配、战车的规格结构研究都有
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或者也可以称作
痕迹学，需要走前任没有走过的道路，耐得住寂
寞、辛苦，不断探索。

1990年，我国第一次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程序尚不完善，后李春秋车马坑是山东省考古所集
中申报的，领队没有参与。在我看来，报“后李文化
和后李春秋车马坑”更为合适。因为，后李文化的发
现意义更为深远。

在前三期发掘中，已经确认了后李文化，这是
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由后李遗址的发现
而命名的，这也是山东唯一由本省学者命名的考古
学文化，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向前推进
了将近三千年。

后李遗址的挖掘，还发现了近180座商末周初平
民墓，其随葬品包含夷人、商人和周人等不同风格，
为齐地物质文化分期、编年的建立和周初夷夏交
争、民族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另一个收获是，发现了四十多口井和大型窖
穴。窖穴是放粮食的，井多数是桶型井，大部分为春
秋战国时期，直径八十多厘米，十四五米深。其中一
口井中还发现了一匹马和一个人，看似是人骑着马
掉进去的。这一发现位于齐古城东南面，直线距离
不到五公里，我估计这应该是个兵营。因为春秋战
国主要是车战，养战马用水量较大。这些发现都给
我们再现了齐故国灿烂的历史一角。

王永波：

那年，我们在雨中

“抢回”车马坑

齐鲁大地文化底蕴深厚，遍布全省的文化遗
产就是极好的佐证。自国家1990年设立“全国十大
考古发现”以来，山东省已有19次、共22个项目获
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全国获此殊荣最多的
省份之一。即日起，齐鲁晚报推出“领队说考古”专
题报道，请历届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
领队揭开考古工作者的神秘面纱，回忆考古发现
的艰难历程，还原他们日夜守护的考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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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王永波，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
究员

采访人：本报记者 范佳

考古发现档案：
山东后李春秋车马

坑，入围1990年首届“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
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
市临淄区后李村，1990年
被王永波带领的考古队
在对后李遗址的发掘中
发现。车马坑共两个，其
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
米，东西宽3 .6-4米，深1 .2
-1 . 7米。坑内出土10辆
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
放整齐。这是目前山东发
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
车马坑，揭示了春秋时期
齐国贵族的丧葬及出行
制度。

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挖掘现场


现
场
出
土
的
配
套
车
马


马
头
上
的﹃
十
字
花
﹄配
饰
精
美


	A14-PDF 版面

